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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山西商人眼中的十年煤市
这十年煤炭贸易做下来，我感

觉煤炭上下游的输入和输出没有
特别大的变化，主要还是中间贸易
商的变化，要么就是蜂拥到上游煤
矿抢煤源，要么就是蜂拥到下游搞
推销。

在煤炭行业浮沉 11年，谢亮
（化名）说，自己经历过太多大起大
落。

作为一名销售人员，谢亮一度
把自己做成一名“坐商”：不需要出
门寻客，相反，每天都想着怎么推
掉一些客户。而煤炭经营资格证
取消后，谢亮开始直接面对市场竞
争，忙的时候昏天黑地，也过了一
段“提神饮料管够”的日子。随着
国家政策的调整，煤价的涨跌，市
场也在冷热之间徘徊。而谢亮的
身份，也从山西晋城最大的煤炭集
团工作人员，变成一名煤炭贸易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从国企职工变成
一名“煤老板”。

经历了大起大落后，谢亮对眼
下这轮持续的煤炭涨价，更觉忐
忑，“这十几年都没经历过这种市
场”。

以下是他的自述：

黄金十年的尾声

我是山西晋城人，本科学的是
人力资源管理，2010年毕业后就进
了晋城当地最大的煤炭企业晋煤
集团做人力资源工作，半年后开始
跑煤炭市场。当时进入煤炭行业
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要在家乡工
作，肯定首选煤炭行业。一个煤炭
大省如果连煤炭都不行了，其他行
业估计也不行了。

我入行的那一年，正赶上了煤
炭行业黄金十年的尾声，体验颇
深。我还记得，工作第一年跑煤炭
市场特别轻松，之后再也没有过这
样的体验了。

当时做煤炭生意需要有煤炭
经营许可证，这个许可证是全省核
定的，数量是固定的，而且很有
限。有许可证的公司是少数，其他
新公司想要拿到比较难，一个证在
当年可以炒到上百万。

我所在的公司，作为国企是拥
有这个许可证的，在市场方面就比
较吃香。当时根本不需要出门跑
销售，打几个电话就可以完成销售
任务。最顺的时候连电话都不用
打，每天都有人跑到办公室上门买
煤。最疯狂的时候，一天能有十几
个人上门，甚至还有托关系过来
的，都是希望能够拿到煤源。说实
话，当时发愁的不是怎么完成销售

任务，而是怎么推掉一些客户。
我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和上

游煤矿对接，把煤炭资源售往下游
终端厂商，比如钢厂、化工厂、水泥
厂、发电厂等，相当于从产煤大省
把煤调往经济或者制造业相对发
达的地方，比如河南、山东、河北、
江苏等地。我记得当时最远的一
个公司是在广西柳州，山西的煤矿
市场其实是直接辐射向南的大半
个中国。

从“贵宾”到进不了门

2013年，我遇上工作之后煤炭
行业的一个重要节点。当年 6月，
国家取消了煤炭经营资格证。通
俗点说，就是煤炭市场放开了，做
煤炭的门槛低了，只要有资金，都
可以做煤炭贸易。

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冲进煤炭市场做煤炭贸易，整个煤
炭市场的竞争变得非常激烈。感
受最深的就是，我从之前的“贵宾”
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对象，因为
煤炭贸易商实在是太多了。

我记得当时去拜访一个厂
商。在过去煤炭销量好的时候，对
方很欢迎我。之后我再去拜访，连
大门都没能进去，保安那道关就把
我卡住了。而这前后也就隔了一
年左右的时间。

从那一年开始，煤炭产业进入
了买方市场。很多煤矿商认为煤
炭市场有利可图，大量地建矿、增
产，扩大产能，煤矿的煤价也一度
掉落至成本价以下，很多煤矿员工
只能拿到保底工资。

除了每年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煤炭价格会稍微往上走一点，其余
时间都在下跌。那一年煤矿、港口
都堆满了煤，煤炭贸易商也都不敢
有多余的库存，有存煤下个月肯定
掉价。

我在中间还接触过几个月煤
炭的生产环节，就是煤炭的洗选加
工这一块。当时煤炭市场难做，在
这上面也体现得很明显：下游厂家
对煤炭指标卡得非常严，对质量要
求特别苛刻，扣款也特别多。比如
煤炭的水分超了 1%，就会被扣总
货款的 1%；超了 2%，就双倍扣除
货款，水分超了3%，对方可以直接
没收货款，货相当于白白运过去
了。

原来我们这一行被称作“坐
商”，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完成
贸易。而在2013年之后，我们上门
推销都没人买。整体来说，那几年
煤炭的行情都很弱。

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 2016

年。当年 4月，国家出台了一个很
出名的政策，就是“276政策”。过
去煤矿在井下是全年生产的，这个
政策规定，煤矿一年只能生产 276
个工作日。

可能是受之前煤价压得太低
的影响，那年四五月份开始，能感
觉到整个煤炭市场已经开始酝酿
涨价。果然，到了六七月份的时
候，煤价开始报复性上涨，几乎每
天都在涨。平时价格最多在十几、
二十块之间浮动，但当时是几十、
上百元的涨价，压抑了太久的煤矿
商，在与下游厂商的博弈中终于占
了上风。

从 2012 年一路下跌的煤价，
2016年只用了五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涨回到四年前的价格，感觉像是

“有情绪地”上涨。那时候我们煤
炭贸易商也很兴奋，至少是下游开
始被动抢煤了。生意虽然比不上
2013年之前的黄金时代，但总归比
前三年要复苏了许多，当时我也是
一种振奋的忙碌。

2016年过后，煤价才进入了一
个相对平稳的区间段，上下浮动。

2017年，因为个人原因我从国
企离职，自己开了一个小规模的公
司，继续做煤炭贸易生意，公司发
展到现在，已经有一二十个人。

我自己出来做生意以后，和在
国企里跑业务完全是两个概念。
原来在国企工作，这么多年工资相
对比较平稳，煤炭行情好的时候就
稍微赚得多一些。但自己做生意，
就要考虑到各种管理问题，也更注
重对市场波动的敏感度。这几年
公司的营业额一直在增长，第一年
只做了三十万吨煤的生意，现在已
经翻了好几倍。

“煤超疯”

2020年，煤价出现了一次持续
性上涨，煤价的上涨程度和维持的
时长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业内把
这次持续性的上涨戏谑地称为“煤
超疯”。2020年夏天开始，我们就
发现市场上的重型卡车一直供不
应求，提车都需要提前等两三个
月，煤炭运输公司的老板都说，按
照往年经验，后半年的煤炭市场不
会差。

让人没想到的是，去年 9月底
开始，煤价开始疯狂上涨，一直涨
到今年，煤价和 2019年相比，已经
翻了一番都不止，完全没有预料
到。整个煤价涨得人心里发虚，总
觉得有一天会掉下来，但事实上一
直在涨。那段时间的心理就是“还
会涨吗？果然又涨了”，就感觉不

涨不正常，涨了才正常。
煤价疯涨对煤炭市场影响很

大。过去煤炭贸易的周期一般是
一个月：煤从煤矿运出来，中间经
历铁路、公路、港口运输，一直到终
端厂商。但去年以来，一周内就必
须完成这个过程。如果我和下游
厂商签订了合同，一周内没有准备
好充足的煤源，之后再采购的煤炭
绝对是涨价以后的，这批煤就没利
润了，甚至会赔钱。

整个产业的煤源也很紧张。
我去煤矿签合同都完全签不上，煤
矿都是排队等着签煤源的贸易
商。过去在一个矿拿一万吨煤是
很正常的事情，但现在拿一两千吨
都很困难。抢煤就像是和时间赛
跑。

有一次我们中标了6000吨煤，
要求一天内装完，时间是早上 8点
到第二天早上 8点，否则就要赔付
保证金 50万元。铲车司机连轴转
地把煤炭装了车，但装到夜里12点
的时候，只装了3000多吨。

我们把铲车司机费用翻倍，安
排了另一波夜里休息的铲车司机
凌晨5点来帮忙继续装车。女员工
负责过磅，零食和提神饮料管够。
之后又一个个地敲开停在路边睡
觉的货车司机的门，告诉他们发一
个车给一个红包。到了第二天早
上8点，才勉强装够了5600多吨煤
成功运送出去。

抢了 24小时，就跟打仗似的。
即便大家都加班加点，运力就这么
大，加班加点也运不过来。

“已经麻木了”

因为煤价的疯狂上涨，很多小
公司资金周转不过来，业务量也缩

减了。所以业内都在说，煤炭行业
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市场行
情虽然好，但赔钱的煤炭贸易商大
有人在。其实拿到煤源就能赚钱，
拿到煤源的，普遍都很困难。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虽然没
有抓住煤价上涨的最好时机，但这
两年也算是过去十年里效益比较
好的两年，上个月一个月的流水也
能达到几亿元。

“煤超疯”在今年三四月份相
对平静了一些，之后又一直“疯”到
现在。去年大家还会提“煤超疯”，
现在大家都不提了，因为都已经麻
木了。

我总觉得从去年到今年的市
场是个例外，它不具有代表性。除
了老一辈做煤炭的人以外，像我们
新入行的这十几年都没经历过这
种市场。我心里也总是担心，总觉
得有一天价格会塌下来。市场有
高峰就有低谷，买涨不买跌，我是
贸易层，每天都担心哪天煤源会砸
在手里。

这十年煤炭贸易做下来，我感
觉煤炭上下游的输入和输出没有
特别大的变化，主要还是中间贸易
商的变化，要么就是蜂拥到上游煤
矿抢煤源，要么就是蜂拥到下游搞
推销。

整个十年下来，我觉得做贸易
商其实挺累的，因为业务上没有主
动权，只能被动地接受上下游某一
方的压力，甚至是双方的压力。好
多人都说煤炭贸易商是煤炭上下
游的润滑剂，我们其实是煤炭的搬
运工——从产地搬到用煤的地方，
做的是服务，赚的是差价。目前我
打算先观望，毕竟从毕业到现在，
一直都在煤炭行业里打拼，以后肯
定还会继续做下去。

2021年 8月，在上海虹口，一
起民事案件庭审结束时，被告及其
旁听家属一时情绪上头，竟当庭殴
打原告。

9月 29日，记者从上海市虹口
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虹口
法院”）获悉，闹事者被严肃批评
教育，同时被处以罚款各 5000
元。

日前，上海虹口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一起共有纠纷案件，外孙女小
张作为知青子女，回沪后将户口落
在了姥姥的老房子里。2020年老
房动迁，按照政策，小张可以分得
一笔补偿利益，然而，姥姥病重，几
个舅舅、小姨与外孙女小张对征收
补偿利益的分割始终意见不一，于
是小张诉至法院，要求分割80万元
征收补偿利益。

审理过程中，考虑到维护亲

情，法官耐心调解，最终双方自愿
达成调解协议，原告小张分得老房
征收补偿款65万元，并不再主张其
他任何征收补偿利益。

就在庭审结束，双方签署调解
笔录后，被告张阿伯（小张的舅舅）
及旁听的张阿姨（小张的小姨）因
家庭矛盾，在法庭里与小张及坐在
旁听席的小张妈妈起了争执。起
初，经法官劝说，两人离开法庭。

但不久后，张阿伯和张阿姨再
次返回法庭，此时张阿姨情绪已经
失控，不顾审判人员和安保人员的
反复劝阻，多次辱骂小张和小张妈
妈，并动手打人。

紧接着，张阿伯跨越、踩踏旁
听座位，拿起随身携带的背包对小
张和小张妈妈的头部进行殴打，哄
闹法庭。随后，闹事的两人被法警
带离法庭。

上海虹口法院表示，张阿伯和
张阿姨的行为违反了法庭规则，危
及法庭安全，严重扰乱法庭秩序，
妨害民事诉讼活动，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法院对两人作出了各罚款 5000元
的决定。

事后，经过法官的批评教育，
两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手写了
具结悔过书。

女子分得老房征收补偿款65万元，被舅舅和小姨在法院殴打


